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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AI在文藝領域中的影響
張頤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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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花瀑
話說蒲公英

如是我見
楊小波

橫過西長安街的民族飯店路口，南去沒走
多遠，就看到右側高樓側牆上 「招商銀行」 四
個大字。

字的上端是紅色圓臉型圖標，似將虛虛實
實四座山峰框於其內。 「右臉」 處一塊 「黑
漬」 ，像是調皮孩子玩鬧糊上的泥巴，細看卻
是內刻七條貫通的橫線。字的左邊是 「招商銀
行」 的英文豎寫。

駐足片刻，抬頭仰望，不由得認真打量了
一下這四個大字。

那還是十七年前參加去雲南的調研，在曲
靖一中校園碑亭內第一次得見《爨寶子碑》，
當時並不明白這通東晉名碑於中國書法的價
值，只對講解員的兩句介紹聽得真切、記得
深刻。一句是 「《爨寶子碑》字體最突出的
特點是它正處於中國書法隸書向楷書的過渡
階段」 。另一句是 「我國的 『招商銀行』 四
字，就是採用《爨寶子碑》字體書寫的。」

記住的這兩句介紹詞，彼此卻一直在我這
兒擰巴着。

一方面，總習慣於不去關注那類介於兩
者之間 「過渡階段」 的東西，何況一個書法
門外漢，對隸書、楷書本身特點都還未能準
確把握，更遑及某種 「過渡」 中的書風、字
體。

另一方面，當時又確實關注並認可了 「招
商銀行」 的書法，覺得那種奇特的、樸拙雄強
的勁兒，很契合創辦二十年的新銀行向上躍升
的蓬勃生機和主動應變的積極姿態。

尤其在一眾內地銀行橫平豎直的美術字招
牌中， 「招商銀行」 這款書法字招牌，確實很
是奪目、很是耐看，似乎為這家年輕金融機構
注入了經典氣質和文化力量。

回到《爨寶子碑》，它的故事本就傳奇。
上溯到東晉時期，《爨寶子碑》所記生平

政績的主人爨寶子，公元三八○年出生，十
九歲任建寧太守，世襲振威將軍，二十三歲
去世，死後兩年立碑，而他身後的爨氏家族
「開門節度、閉門天子」 ，曾統治雲南地區
長達四百零九年，直至唐玄宗下旨南詔滅
爨。

而刻立一千六百多年的《爨寶子碑》，先
是經過長達一千三百多年的沉寂，迨至清朝，
被鄉下農民挖出用於製壓豆腐數十年，後被知
府鄧爾恆從豆腐字上認出追回遷入府城魁閣；
民國時期，又被駐城士兵動亂中搬去修築工事
並棄置荒野，後被城內寒士搬回家裏保存，依
碑拓售拓片以為生計。

再說那個耿耿於懷的 「過渡階段」 。儘管
被反覆稱許：《爨寶子碑》字體是漢字隸楷過
渡的典型，是由隸向楷演變的關鍵實物，但不
仍屬於 「之間」 「過渡」 「過程」 嗎？終究仍
是個 「未定型」 的事物嘛。而依着重結果、輕
過程，偏好 「徹底性」 的思維慣性， 「未定
型」 的，總歸不如 「定型」 的唄。

可是， 「未定型」 的，真就不值得關注
嗎？提出來，就還真是個問題。

一般來講， 「定型」 ，指固定、確定、有

明確邊界的狀態或事物； 「未定型」 ，則指流
動、變化、尚未確定的狀態或事物。

從藝術審美上講， 「定型」 ，指符合某種
既定規範。比如古典主義繪畫，人物比例精
準、構圖平衡，呈現出穩定、和諧的美。 「不
定型」 ，指打破規則，追求偶然與即興。比如
潑墨山水或表現主義，強調創作當下的能量和
流動性，給人未曾有過的審美體驗。

如果，順着進一步提問： 「未定型」 的藝
術就不如 「定型」 的好嗎，就不如 「定型」 的
美嗎？

好像就難說了。
若從 「定型」 上講，《爨寶子碑》書體被

公認 「似隸似楷」 ，兼具兩種書體的特徵，有
人甚至譽它為 「隸楷之極則」 。若明確為這種
「未定型」 狀態，不也是特殊的 「定型」 嗎？

再從 「未定型」 上講，世界所有事物，
「定型」 都是相對的， 「未定型」 都是絕對
的，就藝術而言，同樣也是 「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 。而 「未定型」 ，不正好為新的藝術創
作突破程式、超越規範，不斷提供從未有過的
可能、創新和適應嗎？

世界，就在這 「定型」 「未定型」 兩者的
動態平衡中運轉。

如果說 「定型」 提供安全感、秩序和穩定
性，那麼 「未定型」 則提供可能性、創新性和
適應性。

而對於藝術而言， 「可能」 「創新」 「適
應」 ，那簡直就是生命不是嗎？

難怪作為新中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爨寶子碑》在石碑類編號為 「2」 ，緊
隨 「西安碑林」 之後，被認為是中國書法美學
字體演變的 「書體國寶」 。

難怪康有為盛讚爨體字 「端樸若古佛之
容」 ， 「樸厚古茂，奇姿百出」 。 「招商銀
行」 書寫者秦咢生一九四六年初見《爨寶子
碑》拓本，便 「一見傾心」 ，終身沉浸其中，
稱 「其風格韻味則厚拙中內藏大巧，樸實處實
蘊華腴。我酷愛之。」

難怪日本那位八旬的老書法家，來到爨寶
子碑前，在離碑七八米開外的地方，雙膝跪
下，用標準的中文普通話，高聲背誦爨寶子碑
全文。

也難怪在與曲靖市毗鄰的紅河州建水縣，
建水紫陶工坊 「田記窰」 和 「窰尚美術館」 的
主人告訴我，他們的龍窰柴燒精品，無論罐鉢
壺盒所刻詩文皆為小爨字體，因為 「對它的理
解，每一刀都真心真意」 。

當年的 「爨碑亭」 ，如今已建成 「爨文化
博物館」 ，從圖片上看到， 「爨碑亭」 外添一
副精美書法楹聯。上聯： 「奉東晉大亨寶子增
輝三百字」 ；下聯： 「稱南滇小爨石碑永壽二
千年」 。據說，這是清末狀元、也是雲南省出
過的唯一狀元袁嘉谷所題。

能否 「增輝」 ，是否 「永壽」 ，後人自有
評說。

一通石碑，能在書法史、文字演變、邊疆
史及民族融合方面有多重意義，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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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就見過野外的
蒲公英，也吹過蒲公英，但
直至上大學初期見到畫家吳
凡的名作《蒲公英》，這才
意識到這種草卉能帶給我們
許多詩情畫意。

那是一幅水印木刻版
畫，曾獲萊比錫國際版畫比

賽金獎。畫上有個鄉村小女孩跪坐地頭，身
旁放着一個小竹籃和一把小鐮刀。她手持蒲
公英，撅起小嘴，吹着蒲絨，一朵朵地吹向
天空，飄落田地。畫面背景空曠，意境深
遠，充滿鄉村生活的寧和、童年孩子的愉
悅。我將此畫複印件畫片帶來紐約，放在書
案玻璃板下，似乎也是對我自己的青少年生
活的憶念。

十年前，我的孿生孫女進了幼兒園，一
天下午我去接她們，見幼兒園小花園裏大片
蒲公英白絨蓬鬆。當時我尚不知其英文名，
也想考考孫女，便問她們： 「這是什麼？」
兩人異口同聲答說 「丹得拉伊安」 ，回家一
查詞典知是 「dandelion」 ，其名來自法
語，意 「獅子牙齒」 ，因蒲公英葉子邊緣呈
鋸齒狀，形似獅子尖牙──比起我們的中文
名，我頓覺少了點詩情畫意。

就如吳凡筆下的小女孩，當時孫女倆自

然而然地就在花園邊蹲了下來，各摘一株蒲
公英，撅起小嘴吹了起來。彈指之間，十年
過去了，孫女們現已是高中學生，所學知識
顯然已遠遠多於 「丹得拉伊安」 ，而我這個
八旬爺爺，關於蒲公英的知識仍是淺見薄
識。

不久前去了一次格陵蘭島，發現這塊
「綠地」 缺少的正是綠色，幾乎連一棵樹也
沒有，但出乎我的意料，我們竟見到了蒲公
英。在格陵蘭首府努克的人行道旁，在幾家
人的院子裏，都成排成排長着自然也是白絨
蓬鬆的蒲公英，似乎在等着孩子們去撅嘴吹
拂。在另幾家的院子裏，則見有大片盛開的

小黃花，令我眼前一亮，心想是一種菊花
吧，為格陵蘭島的短促夏季增添了亮麗色
彩。可直到最近再檢索有關植物資料，我才
恍然大悟，這小黃花正是蒲公英，這金黃色
的疊瓣花卉正是蒲公英綻放的花朵，蒲公英
故又有 「黃花地丁」 、 「華花郎」 等別稱。
而又豁然明朗的是，我們最熟悉、最喜看其
飄飛空中的白色絨毛，卻是蒲公英的種子，
正是這朵朵蒲絨下地之後萌發新的植物體，
延續着蒲公英的生命，使這種草本植物世世
代代在世界各個角落生存下去。看，即使在
北極圈內的格陵蘭島，整片土地被冰雪覆
蓋，整個冬季黑夜漫漫，蒲公英也是生生不
息，鮮花盛開，儼然顯示一種持續不斷的生
命力和創造力。

執筆至此，不禁想起上世紀二十年代冰
心寫給小讀者的信，其中一封專談她對蒲公
英的深切喜愛。她說，她喜歡玫瑰、桂花、
雛菊，但這些花卉都不能和她手中的蒲公英
佔奪位置， 「這平凡的草卉，竟與梅菊一樣
的耐寒……沒有蒲公英，顯不出雛菊，沒有
平凡，顯不出超絕。而且不能因為大家都愛
雛菊，世上便消滅了蒲公英……只恐到了滿
山滿谷都是菊花和超人的時候，菊花的價
值，反不如蒲公英，超人的價值，反不及庸
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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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AI對於文藝創作的影響，已經成了
一個重要的話題，引發熱議。當下中美兩個大
國在AI領域中處於全球領先的位置，AI在中國
的應用現在已經相當廣泛。而文藝創作這樣的
領域正好為AI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應用場景，在
這方面的應用已經引發了多方的關切。隨着字
節跳動的SEEDANCE 2.0的出現，AI所生成
的視頻質量已經達到了令人驚嘆的水平，其畫
面流暢程度、光影表現能力以及人物動作的細
膩呈現，甚至足以媲美專業團隊製作的商業作
品。這一突破性進展不僅標誌着技術層面的飛
躍，更意味着AI正在從輔助工具向發揮核心作
用轉變。在影視製作領域，傳統上需要耗費數
月甚至數年的前期籌備、拍攝及後期製作流
程，如今借助AI技術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初
步構建，這種效率的顛覆性提升正在重塑整個
行業的生產邏輯。這在最近已經成為了非常熱
烈討論的議題。現在引起的關於知識產權方面
的一些爭議已經在限制其使用。

從文學寫作、劇本編輯等角度觀察，AI同
樣展現出強大的文本生成能力。無論是現代小
說的情節架構，還是微短劇所需要的強化劇
情，AI都能夠依據海量數據訓練形成相對完整
的敘事形態。一些實驗性的AI詩歌作品已經在
形式上達到了相當高的完成度。音樂領域的變
化同樣顯著。AI作曲系統能夠根據特定風格標
籤生成完整的旋律與和聲進行，從巴洛克時期
的復調技法到當代電子音樂的音色設計，技術
覆蓋的範圍日益廣泛。AI繪畫工具的普及使得
圖像生產門檻急劇降低，風格遷移、圖像合成
等功能的便捷化，一方面釋放了大眾的創作潛
能，另一方面也引發了關於藝術原創性非常深
刻的困擾。現在AI不僅僅在創作過程中發揮作
用，也讓人們欣賞文藝創作的趣味在被更為深
入地認知。精準的算法對於受眾反應的把握也
為創作提供了新要求。

這些變化已經成為了不可逆的進程，當下
可能未必完善的一些狀況，隨着技術的不斷更
新換代，未來這些情況都會發生變化。如現在
有些人還在討論，有些真人表演的 「微表情」
還是不可替代的，但其實也未必在未來還是如
此。就如同當年在數碼相機替代膠片相機的時
代，很多人曾經強烈地表達數碼根本不可能傳
達膠片的那種 「氛圍」 ，雖然這個問題仍然存
在討論，但現在看膠片相機還是幾乎被徹底地
取代了。AI的這種介入，對於當下和未來都形
成了關鍵的挑戰。如現在的微短劇創作正在經
歷深刻的範式轉移。微短劇成為AI介入影視生
產的理想試驗場。傳統編劇需要耗費數周構思
的衝突轉折點，AI系統可以在數小時內生成數
十種變體方案供選擇優化，這種生產方式的變
革正在改寫內容產業的成本結構與競爭規則。
而導演、演員、攝影和服裝、道具、化妝等，
都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替代。AI生成的
「微短劇」 已經推出，看起來已經和其他微短
劇差別有限。本來微短劇最近在拉動影視業就
業的作用相當明顯，現在對於未來的狀況，似
乎不少人都並不樂觀。如果AI運用持續，整個
產業鏈所需要的人力會急劇減少。整個行業正
處在深刻的變化之中。

面對這些變化，文藝領域的各個層面都在
調適與回應。版權體系面臨嚴峻考驗，現行著
作權法建立在 「人類作者」 的核心預設之上，
AI生成內容的權利歸屬至今缺乏明確界定，這
次在全國 「兩會」 上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也已經
出現。產業層面的調整更為務實且迅速。影視
製作公司開始組建AI技術部門，將算法工具整
合進標準工作流程。這種整合還是初步的。當
下還是將AI定位為 「增強工具」 而非 「替代方
案」 ，在保持人類創意主導的前提下提升製作
效率。微短劇領域的實踐尤為典型，AI承擔大
量重複性勞動，關鍵情節節點和情感高潮仍由

人工把控，這種人機分工模式正在形成新的行
業運作的方式。

未來的情況當然更值得關切和思考。當觀
眾逐漸習慣AI生成的視聽內容，其審美期待和
評價標準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對於 「真實
感」 的定義變得更加寬容，數字渲染的虛擬場
景只要符合某種內在一致性，便能夠被接受為
有效的藝術真實。這種接受心理的轉變具有雙
向性：一方面降低了新技術應用的阻力，另一
方面也可能導致感知能力的某種鈍化──當所
有視覺奇觀都變得觸手可及時，震撼本身是否
會被稀釋，成為人們關注的課題。文藝的社會
功能同樣面臨深刻的變化。傳統觀念中，文藝
創作承載着個體表達、群體認同和文化傳承的
多重使命，這些功能的實現都依賴於人類主體
的深度參與。AI的介入使得 「表達」 與 「計
算」 之間的邊界模糊化，當算法能夠模擬情感
模式、預測受眾反應並據此優化輸出時，文藝
作品是否表達人的精神的問題被提出。這不是
簡單的技術倫理議題，而是關乎文藝在數字時
代能否繼續作為人類精神生活重要形式的根本
性的探討。未來還存在很大的
不確定性。

從歷史上看，技術對文藝
的影響一直在延伸，從印刷術
到攝影術，從電影到電視到互
聯網，每一次媒介變革都伴隨
着類似的焦慮與適應。AI的特
殊性在於其介入的深度和廣度
前所未有，它不僅改變傳播方
式和製作手段，更直接參與到
創作的核心環節。這種變化要
求文藝領域進行系統性的再結
構，當下一切都還處於探索和
急劇發展的階段，最終的穩定
形態尚未顯現。但人工智能造

成的深刻改變確實是前所未有的。
面對這些挑戰，簡單的肯定或否定，過分

樂觀或過分悲觀都不足取。技術本身並不攜帶
確定的價值取向，其社會效應取決於具體的應
用場景與制度安排。AI在文藝領域的深度介
入，正可以說是一種 「雙面刃」 ，既可能導向
創作的 「提質增效」 和 「降本增效」 ，產生很
大的正面作用，也在形成諸多問題。關鍵在於
能否建立起有效的調節機制，在釋放技術紅利
的同時找到和守護人的價值的核心，那些關鍵
的不可替代的東西。趨利避害，讓人們既在創
作中仍然保持主動性，也要看到變化的速度和
深度，從而有轉變的能力。也要看到AI本身就
是人類的創造，因此對於它發展的路徑和方
向，社會還是有能力產生作用的。逐步建立一
些重要的規則和共識的同時，也要在不斷的應
用中適應變化中掌握變化的方向。既要關注這
一變化對於行業的影響，也要注意由此產生的
社會效應。關鍵是中國當下在AI應用在文藝領
域的發展中也還是在很優先的位置上，應該在
這方面的探索中有所作為。

自由談
陳 安

市井萬象

▲成熟的蒲公英種子借風的力量離開 「母
體」 ，撐 「傘」 踏上生命之旅。 新華社

▲參觀者在中關村展示中心常設展上的 「人工智能＋」 展區參
觀。 新華社


